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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听党话 矢志不渝跟党走

“抗日大饭店”的往事
姻 张鸿志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日军攻占上海后即进攻南京。南京

的学校停课学生分散回乡，我也从
金陵女中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大
哥张鸿贵订了一份日报，常看到报
道前方战场上的战况，不是这里失

守，就是那里撤兵 ，他看了 唉声叹
气，常 念 叨着“天 下兴 亡，匹夫 有
责”“没有国，哪有家可 言”之类的

话。另外，也常听到他怨恨国民党
丧权辱国、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苏
南各地沦陷，苏北也岌岌可危。他

看战报上共 产党领导 的八路 军在
西北战场的消息，很佩服八路军的
作战勇敢。因此，一九三七年冬季

至一九四八年这一期间，我走出家
门来参加抗日活动，他是积极支持
的。当然，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也

曾有所阻挠，一则担心姑娘参加救
亡活动，抛头露面，引起说长道短，
名声不好听；二则 怕被打死 ，有生

命危险。
一九三七年冬季，陈亚昌、李干

成等同志从苏南等地回到了涟水，

串联、发动成立抗日救亡组织。我们
兄妹当然是他联系的主要对象，说
服我与他们一起搞抗日。我哥积极

支持和赞成，但封建思想极为浓厚
的父亲就不免有所顾虑，经我哥多
次劝说，他也同意了，我于一九三八

年初春正式离家参加抗日工作。哥
哥在不太平的环境下，仍在益林、东
沟做生意，家里雇人织布、酿酒、榨

油、经营棉纱布匹，所赚的钱，一部
分自家花销，一部分供给我们同志
吃住。在我一九三九年入党后，我们

有了抗日武装八团、九团。大哥把家
里的枪支弹药全部捐赠出来，每月
还给我十几元大洋缴纳党费，作为

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一九四〇年春，国民政府江苏

省省长韩德勤根据蒋介石消灭苏北

共党分子、消灭新四军的指示，密令
城乡大小的特务以及乡保政权，对
我们大肆抓捕，烧杀。顽旅长王光夏
部队在钱集北马庙围剿我陇海支队

第三梯队的八团、九团，当时大哥伪
装驴贩子送子弹到前线。不几天后，
敌军三十三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

在夜晚将我家团团围住。幸亏我头
一天完成任务后，已返回地委。哥哥
也得到了消息，早上逃出来，但父

亲、嫂子、小侄儿以及长工都被抓
了。国民党顽军兵分两路，一部分人
挖地三尺，想抄金银财宝，要把抢劫

的财物用马驮牛拉运走，另一部分
人将我父亲五花大绑，用煤油、辣椒

水，将父亲的肚子灌得像一口大锅，
然后压上刑杠，用力踩，搞得老人皮

开肉绽，死去活来。勒令他招供我和
大哥的去向，我地委机关、八团、九
团在什么地方？哪些人常来往住我
家？父亲以大义为重，矢口不供情

况。与此同时，敌人将我家十三岁侄
儿张翼的小脚吊在桥梁上，上老虎
凳子、假枪毙等，搞得他们死去活

来，就连雇工姚三爷等人也遭抽打，
由于我父亲态度坚定，也就壮了他
们的胆子，同样宁愿受酷刑，也不说

出真情。敌人无可奈何，就将父亲等
人上了脚镣手铐，带到苏嘴一带，引
诱威胁父亲说：“我部以三万大洋悬

赏，捉拿你闺女归案。你能招出共产
党人员名单，就放你回家，否则就叫
你去见阎王。”我父亲正气凛然地回

答敌人：“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有什
么错？我闺女参加抗日救国又有何
罪？你们有本事就去逮捕，我什么都

不知道。”后经过大哥多方设法和花
钱，才把他保释回家。

在这次敌人大搜捕中，好些同

志遭了毒手。如薛华甫同志家被烧
得精光，我们亲友中有陈锦美、李
东旭、石辅等同志被逮捕。尤其值

得敬佩的是吴码头的吴乐群同志，
在特务分 子朱桃芝 兄弟的 告密下
被逮捕，在遭受酷刑下被杀害。吴

乐群同志在就义前高呼 ：“中华民
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至
今我们家乡的人民还缅怀着他。

敌人 的暴 行从 反面 教育 了我
父亲，他 也就更加 坚定地 跟着我
党、我军。因为他在乡里有声望，再

加上他爱说爱闹的性格，从东家到
西家，从南庄到北庄，好说古道今，
从此后变成抗日宣传员。周围邻里
也喜欢跟他 打听些 敌我斗 争的好

坏消息。他把从我们同志中听到的
消息，革命道理进行宣讲。群众也

将道听途说的消息告诉他，有什么
不理解的问题请教他，使他从群众
中知道不 少敌我斗 争战况 以及群
众对我党施行的方针政策的意见，

然后如实地向我地方党政、军队汇
报。敌人 对我党我 军的造 谣和破
坏，我们的同志听不到的消息，也

常从他那儿得到。就为这个缘故，
万金培等同志戏称他为“土电报”

“老灵通”。

国民 党反 动派 不仅 对我 家进
行疯狂抢劫，逮捕我父 亲，而且还
时时地派特 务分子 或便衣 侦探监

视我家的庄子，搜捕我们同志，就
在这严酷斗争情况下，由于有石继

泽、张伯英、李岸等同志保护，我家
地下 党交通 站———“抗 日大 饭店 ”

仍在坚持着为抗日服务。如地委书
记杨纯、地委委员杨汉章、冯国柱，
以及九团的负责同志，在张群等同
志的掩 护下，利 用敌人 空隙的 机

会，还是经常出入我家。在这许许
多多的男女同志中，我哥哥最敬佩
的是地委书记杨纯同志，他常以杨

纯同志为榜 样对我说 ：“人家是 从
大城市 到艰难困 苦环境 下闹革 命
的大知识分子，你要向他学习。”

一九四〇年秋冬时，我大军东
进，建立盐 阜抗日根 据地，新四 军
在皖南事变后又重新成立军部，我

家又热闹非凡了。虽然我在淮阴涟
水工作 （当时将涟水划为涟水、涟
东两县 ，分属淮 海、盐 阜地委 领

导），偶尔回家，每次都见到家中开
流水席的场面，三五桌，来来往往，
从地方到军部的负责同志，真像做

喜事那么热闹。我嫂子告诉我：“两
个女人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请一个
女佣人 和一个打 杂的小 伙计帮 忙

推磨、烧茶、煮饭。”哥哥对我说，从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前后，常
到我家的有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

孙湘夫妇等军部的不少负责同志，
三师的各旅、团长等负责同志，还
有地委的 刘彬、曹荻 秋书记，至 于

县委李萍 、汪星、万金 培等同志 更
是常来常往的常客，甚至刘彬夫人
郎林、赖传珠夫人孙湘还把自己的

孩子放在我家，由我家负责抚养。
大 哥不 仅生 活上 对他们 热 情

款待，还很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遇到有敌情就立即转移，特别是
对待女同 志，更是亲 如兄妹，比 如
对身患 重病又失 去丈夫 的陈映 同
志（陈映的丈夫许晴同志是一位出

名的戏剧艺术家，在日军扫荡中壮
烈牺牲）、杨彬、田克 、许荣这些 从

外省来 到我们家 乡的革 命女知 识
青年关怀备至。当陈映卧床不起之
际，他拼死拼活地动员庄上同情革
命的群众，抬着她东 跑西藏，掩 护

她母子三人（陈映同志新中国成立
后病故 长沙，两 个儿子 在北京 工
作）。因此，他得到了同志们的信

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大哥。“抗
日大饭店”与张大哥在革命同志中
享有很高的声誉。

大哥拥护我党我军，我们党非
常信任他 ，尊重他，叫 他当地方 参
议员，以爱国民主人士相待。无论

涟东 县或盐阜 地区有 什么党 外人
士活动，都邀请他参加。由于大哥

与江南、江北做生意的商人关系很
多，新 四军的后勤 部门，就叫 他以

商人 的身份为 掩护替 新四军 做买
卖。他千方百计把苏北的海盐和土
特产运到敌占区去卖，又从宁沪购
回药 品，甚至 枪支弹 药运回 根据

地。这个秘密生意他从来未向家里
人透露半句，一直保守秘密。抗日
战争 后期，有 一次贩 卖海盐 到江

南，不 知怎么被敌 人发觉，盐被没
收了。帮助他做生意的人都被敌人
逮捕了，人财两空，损失很大。以后

他谈及此事，还感到很难过。
在这残酷斗争中，每遇敌寇大

扫荡，他还为我部队埋藏军用物资，

文件等物。我就不止一次地看到我
家西 屋和炮楼 底下藏 有各种 军用
品，扫荡之后他又如数交给部队。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
时华 中局书记 兼新四 军政委 胡服
同志（即刘少奇）在西去延安前，曾

带着 随行人员 在我家 住过一 段时
间，刘少奇同志茶余饭后常和我大
哥一起在院子内散步聊天。刘少奇

同志开 导和鼓励 他：“利用 自己的
商人身份好好为党筹集资金，购买
战争物资，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保

护革命力量，党和人民会记住你的
功劳的。”他常常赞许刘少奇同志
平易近人，并对别人讲刘少奇同志

如何深入浅出地向他讲革命道理，
以及 怎么鼓励 他为革 命工作 多做
贡献。谁也没有料到，在“文革”中，

这成了一条罪该万死的大罪状，颠
倒是非地说他保护了刘少奇，刘少
奇夸奖了他，说是什么牛鬼蛇神互

相包庇 、互相吹嘘 ，不仅从 南集到
下营戴高帽子游斗，而且还把他的
所谓“ 罪行”登在 当时造反 派所把

持的《新华日报》上。并把他开除公
职，停发工资、粮票，让人民监督、劳
动。直到 打到了“四人帮”才落实了

政策，恢复了他的名誉。一九七六年
六月，我回老家去，这是最后一次与
大哥见面。他对我党仍然丝毫没有

怨言，还安慰我说：“全国许多干部
都遭批斗，全国人民都在遭罪，我受
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苏
北，使我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被迫
撤离了淮安、淮阴县城，实行战略转

移。这时，华中局的一些负责人如曾
三同志、李坚真大姐、章蕴大姐、边
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等许多同志又
转移到我家里。这时由于战争的破

坏，又停止了商业的经营，城里的家
产早就损失一空，因此，家境就远不

如过去了。当这些同志来到之后，吃
不上白面馒头和好菜好汤，大哥总

感到过意不去。有一次他亲自动手，
把几只老母鸡杀掉来慰劳正在生产
的李坚真大姐和其他同志。

在淮 安、淮 阴失守 前后 ，当时

华中军区 副司令员 张爱萍 同志因
车祸受伤，住 在我家休 养，大哥为
了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养伤，特地

把我家野外 看松林 的两间 草房打
扫干净，给 张爱萍 全家和 警卫员
住。为了保证其安全，大哥和民兵

一起站岗放哨，以防敌人的突然袭
击。他还收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
向张爱萍同志报告，供他分析、了

解形势。同年九十月间，淮安、淮阴
先后失守，这时张爱萍同志奉命去
山东，可是国 民党大军 压境，人心

惶恐，谁也不敢沾共产党的边。县、
区、乡干部没日没夜忙着组织动员
群众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加

强党的战略方针的宣传和教育，又
要准备敌人占领后的武装斗争等。
张爱萍同志能否安全抵达山东，大

哥肩负重任。他左思右想，动员庄
上人来抬担 架的必 须是最 可靠的
人，最后他决定叫我堂哥张鸿德负

责抬担架，挑选了庄上最可靠的民
兵沿途护送。张爱萍同志动身时，
给哥哥写了 一封热 情洋溢 的感谢

信，开头即称“族兄”，自称“族弟”，
并送他一口袋大米表示谢意。张爱
萍同志平等待人，重视军民鱼水关

系，我哥钦佩 不已，他在 一九七六
年重病期间告诉我，这封感人的信
他长期保存着，直到“ 文革”初期，

由于害怕造反派搜到才烧掉了，感
到十分惋惜。

一九四六年秋，淮阴失守后，国
民党精锐部队七十四师张灵甫等部

大举进攻涟水城前夕，我们地区支
前的干部，如项南、唐小石等许多负

责同志，以及县里的支前领导就将
支前机关设在我家里，在这里进行
民工和民兵的调度，筹划粮草供给、
上下联系、调兵遣将，以保证前方作

战的胜利进行。我大哥一如既往、全
心全意地安排同志们吃住，没有丝
毫的畏惧。涟水城易手后，支前机构

撤销，地、县同志分到各地与敌人周
旋打游击，“抗日大饭店”过往人员
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军 转移后 ，敌军 、还乡 团十
分猖狂，大肆搜捕我党我军人员，
残酷地杀 害被捕的 地方干 部和革

命家属，并引诱当地的地富人员归
顺中央军。严圩严中华的父亲严大

炮来劝 说我哥哥 ：“不要再为 共产
党出力服务了，要归顺蒋委员长的

中央军。”他丝毫不为所动，带着家
人舍弃家产，跟随在盐阜专署工作
的万金培、赵心权等同志与敌人打
游击。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间，我主

力十二 纵队三 十五旅 与地方 部队
从和敌人打游击，到主动向敌人进
攻，消 灭其有生力 量，在涟水 北边

灌云与顽军徐继泰作战取得胜利。
不久，我三十五旅又集中优势兵力
与地方部队协同作战，匪军鲁策山

带着还乡团浩浩荡荡下乡，被我三
十五旅主力部队所打败，从黄营到
李大楼一线进行追击，敌人丢盔卸

甲，溃 不成军，屁 滚尿流地 滚回了
涟水城。这两个大胜仗，大大振奋
了军心 、民心，敌 军和还乡团 及顽

固家属 的反动 气焰暂 时不那 么嚣
张了。这时，我哥才有时回家。但他
没有忘记对我军的拥护和爱戴。曾

记得，有一次，他 与石继泽 同志在
一起，搜尽了腰包 ，买了十几 斤猪
肉到三十五旅来看望首长同志，很

客气地说：“现在穷了，没有钱慰劳
你们，只能买点肉给大家改善一下
生活。”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前后，部
队党组 织命令 我去山 东益都 县华
东局党校学习，我从此就离开了苏

北，离开了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在
苏北战 斗的同 志也分 散到全 国各
地去工作，此后，“抗日大饭店”也

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哥 哥从 一九 三〇 年左 右到 病

故为止，一直拥护和支持我党，但

不愿参加革命队伍，就想当个开明
进步人士，这是过去社会痕迹在他
身上的反映。像大哥这样为革命做
出贡献的人，在我的家乡不止他一

个。在我印象里，还有不少的人，如
李桃园的李仰周，李舍圩子的李八

爷，涟西朱南荡号称“苏北小延安”
的朱启宇、朱启勋、朱启杰三兄妹，
淮阴的张一平、吴道楼家等等。他
们不仅 都为革 命贡献 出了自 己的

弟妹、子女，同样 也冒着倾家 荡产
和生命危险，来保护我们的同志。
这些老一代人虽然都去世了，我们

作为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什么时候
也没有忘记艰难困苦的过去，也没
有忘记 这些人 在我党 抗日统 一战

线团结教育的影响下，为党为人民
所建树的功绩。

（县委党史委 供稿）

张鸿志

刘少奇

“抗日大饭店”旧址

张鸿贵


